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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作为当代重要的文艺形式之一，具

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正如马克思文艺理论所

述，“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

映，反映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是文艺的意识形

态性所包含的最基本的内涵”［1］。自2018年1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的通知》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以扫黑除恶为题材的优秀电视剧不断

涌现，如《狂飙》《人民的名义》《罚罪》《巡

回检查组》《冰与火》《三叉戟》《扫黑风暴》

《破冰行动》《反黑》《对决》等，深受观众喜

爱。优秀影视作品频出，不仅起到积极宣传与弘

扬党和国家政策的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

探析扫黑除恶电视剧的叙事创新表达

——以《狂飙》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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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以此为题材的优秀电视剧不断涌现，不仅起到积极宣传与弘

扬党和国家政策的作用，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们的成功离

不开独具匠心的叙事策略。本文将以电视剧《狂飙》为例，探析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的叙

事创新表达。一方面，在构建京海市等一系列虚拟叙事空间的过程中，以《狂飙》为代表

的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提取、改编了真实案件的内核及涉案人员的典型特征，让电视剧在

多个方面既植根于社会现实，又具有卓然的超越性。另一方面，在特殊的叙事视角之下，

此类电视剧节奏张弛有度，以丰富的想象力充盈着叙事的角角落落，在“冷峻”与“温暖”

中架起了一座现实主义的桥梁，并于多线表达中使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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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畅广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等教育出

版社，2006，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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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中，电视剧《狂飙》打响了扫黑除恶题材

电视剧在2023年的第一枪，热度及好评一路狂飙，

曾17天稳居黄金时段全频道直播关注度第一，暂

居近九年央八剧集收视率第一。在酷云互动首期

发布的2023年1月全端播放量榜单中，《狂飙》以

25.08亿的全端播放量遥居榜首［1］。《狂飙》等同

题材电视剧的成功，离不开专业的演绎、影像审

美及主旋律精神引领，更离不开独具匠心的叙事

策略。本文将以电视剧《狂飙》为例，探析最新

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的叙事创新表达。

一、改编创新：题材亮点与现实提炼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党

与政府不断致力于“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败斗争和

基层‘拍蝇’结合起来，深挖黑恶势力‘保护

伞’”［2］，为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提供了源源

不断的真案例。在叙事创作时，此类电视剧便有

着更为突出的题材亮点。一方面，其剧情常改编

自真实事件，其中不乏曾引起过轩然大波的话题

性原型人物，极具现实主义色彩，易获得公众关

注。如《扫黑风暴》的故事背后就有着云南孙小

果案、湖南操场埋尸案等四项轰动一时的真实案

例，《巡回检查组》中更是有许多台词源于政法

系统的真实文件，它们一经播出便引发观众热烈

的讨论。另一方面，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具有非

常丰富的题材发挥空间，融犯罪、悬疑、动作、

刑侦、爱情等元素为一体，展现了官商勾结、贪

污受贿、非法经营、强迫交易等社会痛点，情节

更加多面复杂，在吸引不同观众群体的基础上，

讨论更为广泛的社会议题。

《狂飙》的叙事创作既浓缩了无数原型事

件，与真实案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符合剧

中的人物转变及时代特色，赋予了本剧一份独属

的叙事魅力。在改编真实案件的过程中，创作团

队不断将其进行提炼、整合、创新突破，这才造

就了《狂飙》的叙事包含着高浓度的生活贴近

性、案件冲突性和情节丰富性。剧中黑恶势力的

头目高启强原型就并非单个人物，而是取自于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攻破的多个案件。高启

强与弟弟高启盛创建以高氏家族为基础的强盛集

团，猖狂到扬言“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

原型就来源于辽宁大连徐长元涉黑案。徐长元

曾任辽宁省庄河市副市长等多项公职，以官养

商、以黑护商，涉黑的家族企业和势力涉及范围

极广，并频频使用暴力手段敛聚黑财。同时，其

不幸的童年遭遇及过早承担家庭重担的长子身份

也与高启强重合。剧中的高启强为了让自己的黑

恶行为更加隐避，从商界跨步至政界，不仅做上

了政协委员，还通过建设幼儿园和养老院等慈善

行为粉饰自己，表面上是宅心仁厚的政界标杆，

实际上却是居心叵测地在基层公务人员及退休老

干部中发展、巩固人脉，背地里继续做着放高利

贷等猖狂的行为。电视剧更是通过高启强的左膀

右臂唐小龙、唐小虎展现了非法敛财及暴力催债

的具体过程。如曾连续三年被区评为优秀个人石

磊为了周转种业公司，在银行蔡经理的诓骗之下

向唐小龙借了高利贷，不仅跳进了利滚利的无底

洞，还被唐小龙以逼着献血的方式同意变卖祖

屋，他的父母即使在老家也躲不过无尽的骚扰。

在公安及高层领导的巨大“保护伞”之下，石磊

的遭遇真实展现了一个好人是如何被黑恶势力无

处不在的爪牙捕获、压榨、逼上绝路，为无数面

［ 1 ］ 酷 云 互 动 ： 《 酷 云 互 动 全 端 播 放 量 月 榜 发

布，〈狂飙〉强势夺冠！》，https://view.inews.qq.com/

a/20230201A06LYZ00，访问日期：2023年2月1日。

［ 2 ］ 新 华 社 ： 《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发 出 〈 关 于 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http : / /www.gov .cn /

zhengce/2018-01/24/content_5260130.htm，访问日期：2018

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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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黑暗”时痛苦而无助的原型受害群体发声。

再如剧中京海市电力局副局长杨健被高启强腐蚀

后做出的种种罪行，便是改编于黑龙江“李氏兄

弟”涉黑案。李氏三兄弟以“电霸”的身份在当

地恶贯满盈，仗着大哥李伟作为电业局副局长，

通过非法手段垄断了当地电力系统大量份额。电

视剧中杨健仗着与公安局办案人员的利益输送关

系，指使手下马涛的电力公司垄断市场，以极高

的收费提供质量低下的工程，可谓在“用电界”

一手遮天，甚至大胆到以停电威胁家里需要用冰

箱保存胰岛素的服务员，让其在招待所的盒饭中

塞强盛集团的名片威慑指导组。除此之外，高

启强的原型还来自广东茂名曾仕权涉黑案等多项

真实案例，可见创作团队的前期工作做得十分

充分。

不仅如此，《狂飙》主人公安欣的角色也来

源于非虚构创作，电视剧巧用“加法”，铸造了

安欣难以磨灭的特殊形象，在现实改编中传递出

积极的价值观引导。当我们看见在手榴弹爆炸的

前一瞬推开同事、自己扑上前去的安欣时；看见

被钢筋戳穿了手臂，却坚持不放开犯罪嫌疑人的

安欣时；看见满头白发，却依旧奋战在扫黑除恶

一线的安欣时，其实我们看见的是现实生活中无

数英雄的缩影，他们是不到四十岁便熬出满头白

发的缉毒民警雷鸣、身负十余处砍伤却与歹徒搏

斗到底的民警应健达、排爆现场舍身救下同事

的中队长张保国……正是“安欣们”的英勇奉

献，才有了今天长治久安、清风正气的社会。罗

曼·罗兰曾说，“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

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虽然安欣

只是一民普通的刑警，却是无数平凡英雄的真实

写照，他用自身的蜕变为我们重现了现实榜样。

在改编真实案件的过程中，扫黑除恶题材电

视剧的创作团队有效地提取出了各现实案例中具

有戏剧性、争议性的情节与思想，并将它们巧妙

改编。其中，“亲亲相隐”的现象就是各涉黑案

件中的一大共同特征。在众多原型案件中，“家

族势力”“血缘关系”“互相包庇”已经成了

黑恶势力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词。“亲亲相隐”

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的主张，来源于《论

语·子路》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

中矣”。儒家认为，父为子隐是“仁”，子为父

隐是“孝”。我国历史上多个朝代均对这一思想

有所继承和发展，如秦律规定子为父隐是一种法

律义务，汉宣帝时期曾规定卑幼隐匿有罪的尊长

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后《唐律·名律》篇更是提

出了“同居相为隐”。人情与法律的博弈是法治

道路上永恒的命题，在我国法治体系不断完善的

今天，亲亲相隐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

中，在扫黑除恶题材影视、文学作品中引发伦理

思考。例如《扫黑风暴》中贺芸作为绿藤市公安

局常务副局长，却动用一切手段帮私生子高赫逃

脱杀人罪，成为其身后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在

《狂飙》中，“亲亲相隐”的现象不再限于血亲

之间，师徒情、友情、爱情均涉及其中，各色剪

不断的感情交织在一起，甚至超越了血缘关系。

如高启强为了给继子高晓晨洗脱持枪抢劫的嫌

疑，不惜任何代价杀人灭口，是来源于对亡妻陈

书婷的追爱；再如孟钰婚后对丈夫杨健违法行

为的默许与“协助”，使她那曾经坚定的政治立

场发生了质的偏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

对于维护丈夫与家庭所抱有的伪“责任感”的驱

使……他们的行为已然违法，可却因一个“情”

字而执迷不悟，愈陷愈深。其中最有深意的便是

刑侦支队长李响所面临的困境，作为师傅曹闯遗

言的唯一见证人，他选择对师傅的内鬼身份进行

隐瞒，甚至“配合”保护伞赵立冬为黑恶势力开

起了绿灯。然而李响所做的一切既是为了保全师

傅生前的名誉，更是为了在暗中搜集赵立冬等人

的犯罪事实，他含垢忍辱，让自己永远地活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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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熬与愧疚之中。《狂飙》从原型案件中提炼出

“亲亲相隐”的思想以探讨情法关系，在复杂的

现实与人性中展现了“亲亲相隐”思想的现代化

表现，并把伦理的判断交给了观众。

在构建京海市等一系列虚拟叙事空间的过程

中，以《狂飙》为代表的各大扫黑除恶题材电视

剧提取了案件的内核及涉案人员的典型特征，经

过艺术化的改编创作，多层次地深挖内涵，让电

视剧在多个方面既植根于社会现实，又具有卓然

的超越性。

二、视角独特：在节奏与想象力中野蛮

生长

在叙事视角方面，近几年扫黑除恶题材电视

剧通常会将正面人物的行动轨迹作为主要叙事线

索，而反面主角如何从白转黑则一笔带过，突出

展现案件从发现到侦破的全过程，例如检察法治

剧《巡回检查组》将巡回检察组组长冯森和驻监

检察室主任罗欣然的调查行动作为叙事主线，缉

毒剧《破冰行动》以警察李飞父子的缉毒行动为

双线索，涉案剧《扫黑风暴》的核心事件则围绕

着“前刑警”李成阳、年轻刑警林浩等人展开。

此种叙事策略十分稳健，更侧重于表现不同执法

人员与黑恶势力顽强斗争的手段及其永不言弃的

精神，而在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上却较容易陷入人

物脸谱化的误区。《狂飙》的叙事视角更具特

色，故事背景发生在扫黑除恶工作进入常态化的

新阶段之下，通过对高启强为首的黑恶势力从无

到有的追溯，讲述了以安欣为主的一线警察及指

导组与其长期斗智斗勇，最终将盘踞京海十余年

的涉黑组织及各方保护伞彻底清除的故事。

毋庸置疑，《狂飙》中最深入人心的叙事视

角便是展现高启强是如何从一个备受欺凌的小鱼

贩，逐步黑化为京海市最大的黑社会头目。正是

对高启强完整心路历程的剥丝抽茧、立体聚焦，

才激活了《狂飙》的生命力。从高启强跌宕起伏

的命运之中，《狂飙》展现了一个原本善良的底

层小人物是如何一步步陷入深不见底的黑社会漩

涡，在时代的更迭中讲述了一段令人心颤的人物

堕落史及“黑社会进化史”，以影视作品的力量

敲响警钟。剧中，2000年的高启强守着旧厂街菜市

场的一个小鱼摊，除了背负着供弟弟妹妹读书的

重担外，还频频被市场管理员唐小虎和唐小龙欺

辱，当他敏锐地捕捉到曾善意相助的警察安欣有

可以借来一用的公安背景后，便从一个谎言开始

渐渐走偏。他苦心钻研《孙子兵法》，利用种种

话术与巧合，化敌为友，在旧厂街建立威望，随

后又因误杀白金翰老板徐江的儿子而牵扯进更深

的漩涡中，从一个单纯善良的鱼贩，逐步沦为多

条命案的幕后黑手。作为反面人物，高启强能屈

能伸，善于学习，有着超出凡人的魄力及智慧，

这也是其手下黑恶势力能够逐渐壮大的原因，可

他看似“步步高升”，实则一步错，步步错，并

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高启强如同一个与魔鬼

交换灵魂的迷徒，一开始仅求一份安定的生活，

可前期难以抵抗由唐家兄弟、徐江、陈泰等人所

营造的黑暗漩涡，后期又难抵金钱与权利的腐

蚀。他的堕落，掺杂着主动与被动，离不开污浊

的大环境的“逼迫”，亦离不开人心与欲望的蛊

惑。从2000年至今，涉黑组织的非法手段与日俱

进，高启强甚至给手下的人报名商学培训课，将

黑手伸向游戏厅、医美机构、银行等多个场域，

经营着见不得光的放高利贷、赌场及色情行业。

黑社会的非法敛财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敲诈勒索，

例如唐小龙在网上开店，将卖不出去的白酒随心

所欲地标上高价，配以发票卖给欠高利贷的受害

者，堂而皇之地洗钱。《狂飙》让我们看到，悲

剧的产生归根结底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亟待拨云见

日、拨乱反正，证实了中央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及常态化的重要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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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飙》中以安欣为代表的正义队伍之所以

与高启强等人殊死搏斗长达20年之久，正是因为

反面人物所持的对抗力量极其顽固。美国剧作家

罗伯特·麦基曾提出反面人物塑造原理，即“主

人公及其故事的智慧魅力和情感魄力必须与对抗

力量相适应”［1］，并认为这是故事设计中最重

要而又最不被理解的定义。这样的叙事安排既展

现了中央清扫黑恶势力的任务之艰巨，突出了安

欣等人扫黑除恶的决心及意志，也展现了高启

强逐渐堕落的逻辑链条，意义不在于制作“爽

剧”，而在于警钟长鸣。

在特殊的叙事视角之下，为了推动案件发

展，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的叙事节奏必然张弛有

度，巧用“发现”与“突转”，紧抓观众的心，

做到情节的整一性。《狂飙》的故事从一份关于

京海市强盛集团涉黑问题和政法队伍中存在“保

护伞”问题的举报材料开始，调查组手握材料，

背负着重大的使命前往京海，为观众设下了层层

悬念。通过关键人物安欣的回忆及配合调查组的

努力突破，“发现”与“突转”不断交织，剧情

跌宕起伏，紧扣人心。亚里士多德曾在《诗经》

中论述到，“发现”指的是“从不知到知的转

变”［2］，而“突转”是指“行动的发展从一个方

向转至相反的方向”［2］，他认为最佳的“发现”

是与“突转”同时发生的。例如《狂飙》中高启

盛为了洗清哥哥高启强的嫌疑，突然主动从藏身

之地回到京海，又悄悄用高启强的手机给警方发

消息揭发自己，最终与高启强的“异己”李响同

归于尽。在剧情发生的过程中，高启强与观众一

样处于“无知”的状态，而高启盛的行为不断推

动着新“发现”的出现，使剧情发生了几重“突

转”：第一，高启强的内心发生了突转，他痛下

决心扮演了一个与弟弟高启盛划清界限的人；第

二，高启强的身份发生了突转，他从警方密切关

注的嫌疑人变成了“大义灭亲”的正直企业家；

第三，高启强的前途也发生的突转，刑警李响的

去世是他投靠“保护伞”赵立冬的敲门砖。《狂

飙》的情节充满了整一性，事件结合严密，做到

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以至若是挪动或删减其中

的任何一部分就会使整体松裂和脱节”［3］。

不仅如此，在富有活力的叙事节奏所搭建的

框架中，《狂飙》还以丰富想象力的细节充盈

着叙事的角角落落，展现出生活的粗粝感与趣

味性。无论是刑警队“雏鹰队”和“麻雀队”

起名时的会心一笑，还是队友间充满生趣的方言

演绎出活泼的革命友谊，抑或是早期高启强在鱼

缸里习惯性洗手等细节，都使人感受到生活的底

色，在现实的粗粝感中又夹着些许独属于生活的

幽默。

三、多线表达：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

互成就

在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对故事时间线的处理

中，多线表达的叙事策略更能体现人物弧光，使

人物转变前后的许多言行都有着强烈的善与恶对

比，构成一种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互成就。

在叙事手法方面，《狂飙》采取了三条时间

线穿插叙事的方式，分别代表着不同人物的三个

人生阶段，正如美国编剧悉德·菲尔德曾说的

“在影像叙事过程中，角色的塑造与安排为重中

之重”［4］，《狂飙》的叙事策略虽不是独创，

却能将其优势创造性地发挥到最大。随着剧情的

［1］［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

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第343页。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

注，商务印书馆，1996，第89页。

［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

注，商务印书馆，1996，第89-90页。

［4］［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

鲍玉珩、钟大丰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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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叙与插叙，我们看见不同人物在社会的染缸

下截然不同的多面。安欣从一个单纯勇敢的愣头

青小伙变成了满头花发的忧虑中年人，可始终不

忘初心，最终展露出有勇有谋、成熟稳重的优秀

刑警的形象。在安欣的强烈对比之下，杨健则从

一个刚正不阿的交警，成长为奋不顾身的缉毒警

察，可最终却又被黑恶势力所腐蚀，甚至想用毒

品陷害安欣。而安欣的心仪对象孟钰，更是从一

个心怀梦想，敢闯敢拼的独立女性，逐渐成为丈

夫杨健的包庇者，丧失了自己的立场。

由此可见，《狂飙》在鲜明的时间线对比中展

现人物多面性，避免了扫黑除恶题材电视剧中反面

人物扁平化的弊端，让每一个人物都能在人性的褶

皱中立住。“悲剧化反面人物叙述其实是一种难度

系数颇高的‘刀刃上的艺术’”［1］，对比同题材

电视剧《扫黑风暴》中较为扁平的反面杀手老宁，

《狂飙》塑造的陈金默则更为立体。老宁作为《扫

黑风暴》中多个关键命案的制造者，却有着极为次

要的个人故事性，他给观众留下印象的便是每次杀

完人都会吃生蒜的神秘杀手形象。而《狂飙》中陈

金默作为高启强的御用杀手，身世则更为曲折，他

曾在监狱中一心想改造成好人，却在出狱后被高启

强接济、拉拢。他的感情十分复杂，甚至临死前还

既对高启强忠心耿耿，又对安欣充满感激，这些所

有的情感追根溯源都是因为对女儿的爱。陈金默与

老宁一样有着自己的标志性动作，每次办案后会吃

上一颗棒棒糖，可这里的棒棒糖却不再如《扫黑风

暴》中的大蒜那般意义不明，而是象征着陈金默的

精神支柱是女儿黄瑶。再如《扫黑风暴》中孙兴与

高明远的反面人物形象虽深入人心，却缺少更多人

性侧面的展露，在无形中拉远了与观众的心理距

离，而《狂飙》中高家兄弟的形象塑造及转变则有

更多可供支撑的现实逻辑，让人瞥见在他们疯狂与

罪恶的背面，仍有一份来不及悔过的真心留给了

家人。

不仅如此，《狂飙》的反讽叙事还体现在电

视剧丰富的镜头语言，及意象空间的隐喻表达。

如安欣用警戒线逼退高启强时的一组镜头设计，

警戒线为前景，高启强及小弟们为后景，他们在

警戒线的“警察”二字面前不断后退，象征着黑

恶势力终将被正义击退，极具视觉冲击力。《狂

飙》对视听语言的巧妙运用大大扩展了叙事所表

达的内涵，如唐小虎被捕时逃到了一座挂着“祝

您一路顺风”标语的屋顶上，但“路”字却是破

损的，配上安欣适时的台词“这条路不是你自己

选的吗”，便是以艺术性的立体手法表达出唐小

虎的宿命。再如剧中多个官员扮演着“双面人”

的形象，以他们屋内的字画为代表的意象构成了

充满讽刺性的意义空间，被高启强收买的退休高

干黄老的房间挂放着“人民公仆”书法作品，心

狠手辣的赵立冬的办公室高悬着“上善若水”，

而最大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何黎明的办公室则

以“清正廉洁”为标语，与他们的实际为人形成

强烈的反差，多处具有超然的批判性。

对于国产扫黑除恶题材影视剧的价值观弘扬

及创作规律而言，正义战胜邪恶是必然的结局，

影视剧如何设计和展现正反两派人物的斗争过程

便成了观众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叙事中的创新表

达至关重要。以《狂飙》为代表的扫黑除恶题材

电视剧叙事视角独特，在题材与现实改编上具备

极强的优势及创新，故事节奏扣人心弦，巧用多

线表达使反讽叙事与人物塑造相互成就，在“冷

峻”与“温暖”中架起了一座现实主义的桥梁，

于众多其他题材影视剧中以叙事策略方面的创新

表达脱颖而出，不辱时代使命。

［王雪纯  南京大学文学院］

 

［ 1 ］ 张 均 ： 《 论 反 面 人 物 的 叙 述 机 制 及 其 当 代 承

传》，《文学评论》2018年第2期。


